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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池坝叙事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

大雪节气，城里的枫叶像跳动的火
苗，柳枝披着长长的绿发，可田老汉的心
却被牢牢拴在红池坝，拴在那幢平阳大坝
中央的石头房子里。

他说，红池坝人吃苦、善良、勇敢、简
单，离开那里会掉眼泪。

红池坝位于巫溪县文峰镇，与开州雪
宝山相连，和云阳龙缸景区相望，还有古
道通向城口黄安坪。它海拔1800米到
2630米，是中国南方第一大高山草场，16
万亩草场舒展如毯；森林覆盖率超过
90%，绿意深浓；它还是南方第一天然花
海，光高山杜鹃就有十万亩；还是南方第
一雪原，每年积雪期90天左右。

西流溪一路向西，凛冽清澈，像一面
镜子。红池坝曾是一片辽阔的内陆湖，巫
溪许多河流都发源于此。今天的高山槽
谷，有红、青、黑三座颜色各异的池子，静
默如时光的印章。

一
火塘屋的冬天，柴火从不熄灭

下雪了。矮矮的房子融入画面一样
的静止雪原，火塘屋顶上飘出缕缕青烟，
像是童话里的景象。一整个冬天，红池坝
人几乎都“猫”在火塘边，人离开时，火种
会被埋进灰里，保证冬天不灭。

大树圪蔸和硬柴熬着火。房梁上悬
着长楠竹筒，里头藏着两头带钩的梭膛，
使用时可升可缩。梭膛旁挂着一副粗铁
链，悬吊着干货。楼檐下垂着一排油亮发
黑的腊味——有家养的，也有野生的；有
地上跑的，也有天上飞的。

“腊味和雪水一起下鼎罐炖，丢几根
野党参、野香菌、天麻。”田老汉说起这些，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在饭香、菜香、肉香里打个盹，醒来大
快朵颐，连一张小方桌都不用。

大雪封山，散放的牛羊猪鸡鸭鹅全都

归了圈。小母猪变成怀揣与野猪混血小
崽的待产猪。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军和游击队曾
在此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川东游击纵队
在此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2月，国民党
五八团发起突袭，双枪女侠陈昌秀英勇指
挥，最终在巴北支队的接应下成功突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将目光投向这里。国家自然科学考
察队、国家计委先后派人前来考察，并建
立了“亚热带高山人工种草试验基地”。
丹麦、新西兰、英国的草原洞穴专家也陆
续来此科考。

1996年，红池坝被四川省公布为省
级风景名胜区；1999年，重庆市确认其为
市级风景名胜区。2001年，这里获批成
为省级森林公园；2002年又成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

田老汉等住户陆续搬离。

二
黑土泛油光，春光将这里变成希望

田老汉的父亲——老田老汉，自打成
家就拖家带口，颠沛流离。

“有人说，在红池坝，开春只管往地里
撒种，秋天的收成多到堆不下。马地主租
地给我，三年不收课（租子）。”老田老汉兴
冲冲地回到家。

农历四月，红池坝上千姿百态的花，
忽地一夜从地里钻出来。大映山红（高山
杜鹃）把整座山染成粉紫，像天边降下的
云霞。

一天，头遍鸡叫，老田老汉一家带着
锅碗瓢盆，仿佛人间蒸发了。从东方即白
到暮色昏沉，走到精疲力竭，红池坝终于
展现在眼前。老田老汉俯下身，捧起被冰
雪覆盖的黑土，贪婪地嗅着浓烈的土腥
气，眼眶潮湿：“从今往后，只要肯出力气，
就能吃饱饭了！”

红池坝的地名来自一个池子——红
池。池面约300平方米，水深2米左右，像

一只泛着红晕的葫芦。土地曾
由一个叫马四姑的独身女人掌

管，死后传给了侄儿。
红池坝平坦肥

沃，像铺开

的大丝绒毡子，腹心地因两边山势较近，
当时叫“窄颈子”。黑池便在这儿，约有两
个红池大，像一只圆溜溜的黑眼睛，深幽
幽的。青池则在扎鹿盘——这里曾经驯
养过野鹿。青池是卵圆形状，水色靛蓝，
似猫眼宝石的那种蓝。

“子子孙孙都要住在红池坝，用轿子
抬也不走。”老田老汉寻到了幸福时光。

三
繁花似锦的夏天，捧出粮仓和药库

红池坝的春天没有序曲，灰白的残草
下一两天就钻出一片葱茏。鲜花纷纷跑
出来，匆匆地装扮夏天，掀动着花海的阵
阵狂浪。田老汉的女儿像个花仙子，辫子
上、扣眼里、手腕处全都是花。蓝色的龙
胆花、金色的蒲公英花、星星一样的紫云
英……好多花都叫不出名字。

夏天凉爽，平均17℃，夜里睡觉还要
盖被子。自成一片小气候，每天都要下阵
雨，昼夜温差大，虫害少。播下的种子见
风就长，老田老汉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收
成，“吃不完的粮食该往哪里存放？”于是，
他开始从山上运石头，垒了一个红池坝特
有的茅草窝。

之前，吴家、唐家住在扎鹿盘，加上丁
家、李家和灯笼铺的田家……闯进红池坝
的人，大多饱受了生活的鞭挞。

这里的夏天，大自然赏赐的宝贝根本采
不完：天麻、党参、野芹、刺老包、天葱、鹿儿
韭、花椒叶，还有野羊、山鸡、野兔、斑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地主成了劳
改农场的一员。下雪天，竟和老田老汉坐在
同一条板凳上，一起嚼炒黄豆、喝夜酒。

再后来，公路通了，来了一批又一批
操外地口音的人。小学和初中几乎不放
暑假，但寒假很长。初中生源主要来自文
峰区和尖山区的6个边远山乡，很多深山
的孩子从这里出发，走出大山、走向全
国。1980年首次招生，1982年在校生约
300人，创下最高纪录。1983年，学校整
体迁至山下。田老汉的女儿通过中考，成
了乡村教师。

“银厂坪的血参，天子城的一支箭、一
朵云；还有头顶一颗珠、七叶一枝花、江边
一碗水、文王一枝笔……光我认得的野生
药材，就有350多种。”王医生是乡村赤脚

医生，红池坝是他最向往的风水宝地。从
红池坝采回来的药材，成了他药铺里的镇
店之宝。

“治‘蛇缠腰’这种要命的皮肤病，只
需用红池坝的两味药。我们草药医生的
医术高低，与药好不好、药长在哪里、怎么
长的，大有关系。”王医生说。

吴家的后代，也回到了坝上，放马、种
果树、建绿色蔬菜基地、仿生态种植太白
贝母……一举创下过亿元产值，干成了祖
辈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红池坝还是一座巨大的天然蜜源。养
蜂人年年如约而至，搭起简易窝棚，在清脆
鸟鸣、呦呦鹿语中，收割真正的药蜂蜜。

“牛羊鸡鸭，带着仙气儿。”田老汉相
信，红池坝的山野之味，给了他硬朗的身
子和知足的心态。

四
秋染七彩，行旅者心驰天上草原

“初秋，循着牧羊人的脚印误入红池
坝朝阳坪，看见粉黛乱子草的花雾一直漫
到崖边，我终于明白，大自然才是最伟大
的画师、最浪漫的诗人。”画家阿锐说。

“我无数次看见红日从山巅跃出，云
河在天际汹涌翻腾，那景象无比雄奇壮
观！”一位知名摄影师说，他每次站在2630
米的晨曦中，都渴望自己变成一只鸟儿，
从云中的树梢起飞。

秋天，三根树的枫叶更红了。翡翠般的
草甸渐渐变成巨大的黄绢，蓝绸子一样的河
水倒映着七彩的树林，苍鹰的影子倏然掠过
天际；露营者在广阔草原上，仰望苍穹。

接天连地的包包菜、大白菜乘上大卡车
下山，牛羊和骏马成为最后一批收获者。黑
色的土地重归空旷和怡然，在四季轮回
中，静静等待一场覆盖万籁的纯白之雪。

田老汉的教师女儿，说自己最爱的还是
红池坝，那么宽、那么静、那么美！“回到那
里，就像回到了在旷野中奔跑的小时候。”

“夏冰洞，三伏盛夏滴水成冰，宛如冰
川；到了数九寒冬，反而冰融水暖，雾气氤
氲。”“雪中红池坝，有一间梦中的水晶婚
房。”红池坝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漫
长的梦——关于生存、关于馈赠、关于记
忆，也关于心中那片未被驯服的旷野。

垫江县城东南方向，有一处充满神秘
色彩的地方——龙蹬沟。沟旁的铁龙山
半崖上，一条铁褐色“巨龙”静静盘踞，身
躯坚硬，历经上亿年风雨侵蚀，仍栩栩如
生，仿佛下一秒便要腾空而起。这“巨龙”
究竟是化石遗存，还是天地造化的奇观？
无数疑问吸引着人们前来探寻，我与几位
友人也怀着好奇，踏上了寻访之路。

暖意融融的一天，我们在一位七旬老
大爷指引下，沿着羊肠小道前行，不时用
长刀劈开拦路的刺林，手脚与衣物不时被
划出小口子。为靠近“巨龙”，我们沿崖壁
一侧攀上山崖，再从另一侧缓缓下行，每
一步都小心翼翼。当终于气喘吁吁地站
在“龙背”上时，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了：这条“巨龙”有十三节身躯，每节长约9
米，龙身布满“鳞片”，坚硬无比。用砍刀
砍去，溅起火星，刀口却卷了刃。老大爷
笑着说：“这龙啊，上亿年了。以前有人想
偷走它，钢钎都打断了也没弄下一块，反
而遭了雷击和病灾。它是咱这儿的守护
神，护着一方百姓呢！”

关于这条“巨龙”，当地还流传着一段

传奇故事。相传，它本是东海龙宫的小海
龙，因为沉迷美色、惹是生非，被龙王赶离
龙宫，躲进了连通大海的铁龙山沙湾井。
龙王怕它再祸害人间，恳请玉皇大帝降下
雌雄石狮，将小海龙的尾巴压在狮子石
下。可小海龙本性难移，便在井中兴风作
浪，搅得井水轰鸣、地动山摇，竟在地面蹬
出一条沟，这便是“龙蹬沟”。沟水汇成谭
家河，河边谭、贺、王三姓人家在此定居，
窑田兴旺、集市热闹，“场田”的地名便由
此得来。

小海龙的尾巴被石狮压着，动弹不
得，它便在井中乱拱，竟在地面形成七个
龙井眼，井水常年清澈，比河水高出两尺
且永不干涸；沙湾井旁的山坡上，还出现
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沼泽凼，人畜稍不留意
便会坠入，成了小海龙的“美食”。村民曾
用40米长的绳子吊着重石往下放，也探不
到底。

谭家河对岸曾是一片仙境：平原上鲜
花遍野、鸟语花香，弯弯小河如明月，人称

“月亮河”。传说嫦娥为躲避天蓬元帅的
纠缠，常邀七仙女下凡，在月亮河沐浴嬉

戏。她们月下起舞的身影，让井中的小海
龙垂涎三尺。有一次，见仙子们要踏云归
天，小海龙再也按捺不住，不顾尾巴剧痛，
猛地朝月亮坡冲去。嫦娥受惊尖叫，惊动
了玉皇大帝。玉帝震怒，令雷公降下闪
电，雷鸣暴雨紧接着倾泻而下，小海龙挣
扎间引发地震，山崩树倒、房屋坍塌。最
终，小海龙被雷击中，瘫在沙湾井旁的半
山崖上，化作了如今的“巨龙”。

后来，龙王为小海龙求情，玉皇大帝
准许它化作彩虹，到沙湾井、谭家河吸水
解渴。如今，每到夏天雨后，当地人常会
看到“龙抬杠”的奇景：彩虹一头扎进沙湾
井，一头探入谭家河，两头皆
显龙头，长达四五十
分钟，仿佛“巨龙”真
的在饮水解渴。

为镇住“龙气”，村民们修建了高风
寨、月亮寨、藏龙寨。从此，“巨龙”温顺下
来，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如今的铁龙
山，几百只白鹤与青雀在此栖息，鸟鸣如
乐；谭家河、月亮河周围，近年探测出四个
油气田、挖出了二三十米长的乌木，印证
着这里曾历经过巨变，却始终充满生机。

铁龙山的“巨龙”传说，藏着垫江的山
水灵韵与人文记忆，也吸引着人们
前来探秘和寻找美好。

铁龙山“巨龙”传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尹华


